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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学员李志强因为坚持“真善忍”

信仰，二零一四年被绑架，二零一

五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至今仍被非

法关押在看守所。 

李志强的儿子李宗泽于二零一

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向最高检察院和

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

法轮功的运动，要求追究其刑事罪

责。以下是李宗泽在《刑事控告书》

中叙述父亲李志强修炼法轮功的经

历，以及遭中共迫害的事实： 

我叫李宗泽，我父亲李志强因
为修炼法轮大法，被当地政法委、
“610”等非法组织冤判四年，现仍
然被非法关押在德州看守所。我的
母亲去公安局等部门要人时，多次
遭到警察谩骂、侮辱、恐吓甚至暴
力攻击后，精神几度崩溃，身体严
重受损。我也在向公安局国保大队
反应父亲情况时，遭二十余名警察
强行搜身，强行拖拽、上铐，强行
羁押审问近四个小时。 

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不公正对
待的根源，是江泽民对法轮功长达
十六年泯灭良知的迫害，今天我们
正式起诉江泽民，是为了让各级参
与迫害的人员分清善恶，悬崖勒马。
不再受江泽民谎言的毒害，不再助
纣为虐，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
好的未来。 

父亲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 

我在三、四岁的时候，因为家
里空间小、地方偏，夏天蚊子多，
买了劣质的无烟蚊香，点了三个月
后，我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支气
管炎。很多夜晚都憋的喘不上来气，
喘气声像吹哨。天天憋得脸通红，
全身一点力气都没有。身体体质又
差，经常感冒发烧，父母天天抱着

有向人提起过，一切都是那么理所
应当，也让我明白了一个好人应有
的行为和心态。 

童年的我承受的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六
岁，刚刚学前班毕业准备上一年级。
江泽民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
修炼者的迫害，那天我正和父亲、
祖父一同吃饭，看到电视上突然污
蔑起法轮功来，我很不解，为什么
这么好的功法政府却不让修炼？ 

学校里、社会上，大家都受江
泽民谎言的毒害，对法轮功有偏见，
甚至认为炼法轮功会杀人。二姨给
母亲打电话，让母亲离父亲远点，
别被父亲杀了。我听后心里又好笑
又伤心。父亲承受着比我更巨大的
压力，但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
慈悲的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亲戚朋友看到了法轮功修炼者的
美好，看清了电视上的宣传是假的。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八岁半，
父亲被警察从单位带走直接绑架到
看守所，那个时候祖父刚刚偏瘫不
久，正需要人照料，父亲被绑架后，
全家都陷入了痛苦之中，四处求人，
最后被勒索两千元钱才放回。 

没曾想五个月后，父亲又被绑
架，被非法软禁到德州市国安局旁
边的国泰宾馆（洗脑班），不让家属
会见。母亲天天以泪洗面，承受不
住巨大的压力，万般无奈之下，把
我送到洗脑班和父亲在一起。进入
洗脑班后，我看到到处都是警察来
回穿梭，每个屋都有严密的盯梢监
控。洗脑班有很多电视，电视上放
的全是污蔑法轮功的节目，非常可
怕，吓得我不知所措。最后在父亲
的一再请求下，警察才将我放回。
那年我只有九岁。（转下页） 

我去医院打针吃药。 
为了治疗我的哮喘病，父亲带我去

过武城、江南呼吸道医院，四处求医问
药，钱也花了不少，但是病没有好转，
医生说这个病治不了根，往往跟一辈
子，到老了会更严重。年幼的我经常会
站在窗边，无助地望着外面的车水马
龙，感觉这个世界离我越来越远，觉得
自己很快就要死了。 

一九九七年，我四岁多，我的父亲
修炼了法轮功，修炼前，父亲由于长期
干车工，腰椎间盘不好，也经常得重感
冒；修炼后，病症全消，十几年没有生
过病。原来经常抽烟、喝酒、打牌，修
炼后，恶习全戒，一心为家，对我和母
亲非常疼爱。 

小时候父亲经常带我去炼功点，在
我们当地的儿童乐园、中心广场等各大
公园中，满满都是法轮功修炼者的身
影。我有时候穿梭在他们中间，发现他
们都很慈善祥和。 

随着父亲修炼法轮功，我感觉我的
身体也有所好转，生病的次数渐渐少
了，心情也不那么悲观了。到现在已经
很多年没有生过病了，哮喘的顽疾也不
翼而飞了。父亲经常告诉我，做事要按
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遇事先
考虑别人，想想别人能不能接受再去
做。那个时候虽然不明白法轮功的法
理，但是从父亲的言传身教上，我看到
了法轮功的美好。 

我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带
我去祖父家，在大马路上看到了一个坐
轮椅的老爷爷，不小心在轮椅上跌落下
来。他努力的想坐上去，但都没有成功。
大街上车水马龙，行人不断，但看着挣
扎的老人，没有人去扶。父亲看到后，
立刻停下来，把我抱下自行车，将老人
扶上轮椅，确定老人无事后，才带着我
继续赶路。这件事情虽然很小，但是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父亲从来没

德州居民李志强被诬判四年 其子控告元凶江泽民



 

 

   
 

 

 

 

 

 

 

 
 
 
 
 
       
  
   
 
   
 

 
 
 
 
 
 
 
 
 
  
 
 
 
 
 
 
 

 
 
 
 
 

（接上页）二零一二年，父亲的
单位受谎言蒙骗，强迫员工签污蔑法
轮功的承诺卡，父亲被逼无奈离开单
位。后来在儿童乐园对面开了一家小
店——“智祥通讯电器”，他待人真
诚，对顾客负责，生意红火。 

二零一四年一月九日中午，国保
大队张希坤带领十七名警察，又伙同
单位四个领导，来到我家，我害怕得
躲了出去。没想到他们二十一个人，
拿着我父亲的钥匙擅自打开门，闯入
我家。时隔十二年，父亲再次遭到绑
架，母亲和我都很难接受这个现实，
在中国这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家，
这个践踏法律、迫害好人的行径真真
切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父亲的店铺被
迫倒闭，母亲天天以泪洗面。 

母亲多次去国保大队要求释放
父亲，因为父亲没有触犯国家任何一
条法律。国保大队警察不仅不讲法
律，还多次人身攻击。有一次母亲去
找国保大队队长张希坤，张骗她说：
“你在门口等一会儿，我这就出来。”
却转身叫来警察抓母亲。 

那时候，母亲天天去公安局要
人，他们恐吓母亲：“你要再来，就
把你也抓起来，让你们看守所见面去
吧。”面对谩骂侮辱恐吓，母亲的精
神一天不如一天。 

二零一四年二月份，国保大队警
察通知母亲去拿钥匙，我和母亲一同
来到公安局，却发现给的钥匙只有几
把，其他钥匙都不知去向，母亲又找
张希坤询问我父亲的情况，在张希坤
办公室内不知道张希坤说什么话了，
我赶到的时候，母亲已经抱着自杀的
决心撞墙两次了。张希坤拽着虚弱的
母亲，不仅不送她去医治，却极力推
脱责任，而且疯狂叫嚣着要把母亲关
到精神病院去。母亲回家后，头上起
了一个鸭蛋大小的包。吃不下饭，睡
不好觉，精神恍惚，头疼了两个多月，
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外祖母八十三岁了，听说我父亲
被绑架后，虽腿脚不便，在家人的搀
扶下亲自到公安局要求见女婿，张希
坤不让见。警察刘大伟还想推搡老
人。老人刚说两句话，就遭国保驱逐。

一人旁听。万般无奈，我作为亲友辩
护人为父亲辩护。上午九点法官王茜
来到法院大厅引领我和母亲上楼，我
们表示证人已来到，需要证人出庭作
证，王茜表示证人出庭需要提前申
请，不能现在出场的，赶快让证人回
去。她还多次强调不许提关于法轮功
是不是 X 教这个问题。 

上午九点二十五分，我们在法庭
坐定，就听到法庭外“呤呤”的脚镣
声，随后父亲戴着手铐脚镣，在两位
法警的控制下来到法庭。前期不许父
亲坐下，后在父亲的要求下才得以坐
下，但刑具没有摘下。时隔八个月，
没想到我们一家三口，竟然以这种方
式见面，心情真是难以平复，一个街
坊邻居口中人人夸赞的好人，竟被他
们这样蔑视法律的迫害，让人心痛。

公诉人拿出的所谓证据是一些
收到过真相语音电话的人的笔录，和
父亲电脑上有法轮功资料的截图，可
是这和认定我父亲犯罪根本没有关
系。而且对于笔录上的签名根本不是
我父亲的笔迹。我要求鉴定笔迹，审
判长却说，这是你自己表达意见的环
节，我们合议庭以后会再讨论。 

我要求卷宗上提的证人出庭作
证、证据当庭验证，审判长含糊其辞，
草草拒绝，打断。荒唐的庭审草草结
束后，我们多次去公检法司合理反映
情况，他们大多都违法不接见，相互
踢皮球。 

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区法院突
然通知我们说父亲被判刑四年。他们
以刑法第 300 条刑法诬判我的父亲，
可是刑法第 300 条几个条件无一满
足。 

信仰无罪，宪法保护信仰自由。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不仅违反了
宪法和法律，他还玩弄司法，将法律
打造成私家工具和打人杀人的棍子。
利用手中职权，蛊惑蒙骗上亿老百
姓，同时使各级执法人员被迫违法、
陷于危境，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责。
江泽民的所为践踏了法律尊严，摧毁
了道义良知，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
的灾难，追究江泽民的罪行刻不容
缓。◇ 

回家后，一辈子没有流过泪的老人整
天以泪洗面，魂不守舍，不小心摔断
胯骨，现在瘫痪在床已经一年有余，
不能自理，需要儿女轮番伺候。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检察院
因为证据不足在父亲被关押三十九
天后将父亲释放，但十天后，国保大
队又罗织罪名，向检察院递交提请批
捕书想再次构陷父亲，父亲在二零一
四年三月十三日再次被逮捕。后来案
件被公安推到检察院又推到法院，面
临着非法审判，我和家人在当地四处
寻找律师为我们打官司，好不容易找
到一位律师，愿意为我们主持公道，
但是去司法局办手续时，相关人员却
说，开会研究过，法轮功案子不能做
无罪辩护。面对本来就没有罪的父亲
却没有办法做无罪辩护，真是荒唐。

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中秋节前
夕，我和母亲、大姑一行人来到区公
安局国保大队，见到队长张希坤后，
我想拍张照片以备以后留念，不料被
张希坤发现，他惊恐万分。一句话还
没有说完，便气急败坏地跑过来拽住
我，要求拿出手机，并大声叫喊。大
姑被张希坤撞倒在地，还未起身又被
赶来的警察刘大伟一拳打倒，随后很
多警察一拥而上把我按倒在地，张希
坤压在我的身上，用胳膊勒住我的脖
子，使我几近窒息。其他警察分别按
住我的腿和手，才在我兜里掏出手
机。 

紧接着刘大伟拿出手铐，几个警
察强行给我上铐，但因我极力反抗而
未得逞。随后七、八个警察把我强行
抬起来向楼下审讯室送，警察刘大伟
抓着手铐把我拼命往下拉，我的身体
快要悬空了，手铐深深陷到肉里。我
的眼镜、钥匙、鞋全被拉掉，手背、
手腕、胳膊多处伤痕，嘴鲜血直流，
后背也多是血迹。 

最后他们把我强行拉到另一座
楼的审讯室非法审讯近四个小时。
警察扣押了我的手机内存卡和兜里
的私人物品，七点三十分我才被放
回。 

二零一四年九月九日，德城区法
院对我父亲非法开庭，只允许我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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